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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华戏剧表演观念探析

□顾  飞

叙事学视域下的 “演员——叙述者”观

中国传统戏曲和曲艺说唱艺术形

式的叙述机制。尤其相对于批判、

引导功能而言，林兆华更着意于

戏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本质属

性，及戏剧表演自身在表现方式

上所蕴含的无限可能。

叙述者介入戏剧叙事

对“戏剧”与“叙事”之间

关系的区别，贯穿西方戏剧对戏

剧本质特征的讨论。同样起源于

叙事文学，中国戏曲则始终保持

着叙述的话语模式，语词中代言

性叙述的比重大大高于戏剧性对

话，演员在很多时候都以叙述的

姿态，用念白或唱的形式直接面

对观众陈述。以评弹为代表的说

唱艺术，更是由演员直接讲故事

而非演故事，配以曲调，或说或唱。

这种表演模式又与史诗吟诵者非

常相似，演员相当于叙述者。

西方戏剧舞台上，布莱希特

对“戏剧性”提出了疑问，明确

提出了“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

他赋予舞台叙述者以合法地位，

求将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神韵纳

入到话剧的表演方法中。演员从

人物到叙述者的身份转变就是林

兆华从传统中借鉴的，并且在评

弹说唱艺术中找到了理想的范本。

斯坦尼体系要求演员与角色在表

演中合二为一，在舞台上呈现的

效果是演员化身为人物。而中国

传统的说唱艺术，是“演员以自

身的本色身份，站在第三者立场

或者说以第三人称口吻所统领的

‘说唱’式‘叙述’”
① 。所以林兆

华认为说唱演员的表演最为自由，

是一种理想的表演状态，于是在

他的表演革新中，他将话剧演员

和角色的关系也定位为人物、演

员、叙述者三重并立的关系。

演员叙述者化要求演员脱离

纯体验的表演方式，以叙述者的

身份展开表演，关键在于如何认

识戏剧中的“叙述者”这一特殊

身份的内涵及其特性。因为同样

要求演员脱离人物，但与布莱希

特的理论有所不同的是林兆华的

演员叙述者化的观念似乎更亲近

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

戏剧导演之一，林兆华以强劲的

革新姿态长期坚持着自己的戏剧

实践，尝试构建具有民族品格的

戏剧表演方法体系，创造了极具

价值的戏剧表演新观念。

林兆华将自己的戏剧表演理

论概括为建立“表演双重结构”。

概念虽已提出，却尚未形成明确

的阐述，仅围绕这一概念，较为

集中地使用了一系列描述性话语：

“演员既在戏中，又不在戏中”“既

是角色又不是角色”“没有表演的

表演”“提线木偶和提线人”“在

叙述当中体验，在体验当中叙

述”“叙述的表演”“扮演意识”等。

这一系列表述所体现的一个中心

原则就是话剧表演应脱离纯体验，

转而进入一种叙述状态，从而实

现表演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感。对

此，他主张，演员应以叙述者的

身份展开表演。

林兆华对传统戏曲、曲艺的

喜爱、对焦菊隐开创的话剧“中

国学派”的继承，都令他始终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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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变化，将单层的叙事结构

变成双重甚至多重，舞台叙事结

构变得更加复杂。这两者正是林

兆华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逐渐确

定的两个主要的实验方向，并在

后期尝试建立有关这两者的理论

阐述。

叙述者介入戏剧叙事有两个

途径，一是加入一个独立于故事

的叙述者，由他来引导舞台叙事

的进程；二是人物本身具有叙述

者的身份。后者又有两种不同的

情况，一种是人物和叙述者这两

种身份是分离的，也就是演员或

处于人物状态进行体验表演，或

处于叙述者状态进行客观叙述，

正如布莱希特戏剧所呈现的，让

演员在人物和叙述者两个身份之

间跳进跳出，目的在于制造间离

效果，时空变化的边界非常明显，

演员表演表现为人物或叙述者二

选一的状态；另一种就是林兆华

期望达到的表演状态——糅合了

人物、叙述者和演员三重身份的

表演，不明确区分何时是人物何

时是叙述者。由此可见，林兆华

眼中的叙述者与布莱希特眼中的

叙述者不尽相同。布莱希特是从

戏剧叙事的角度，为了改变剧本

的叙事模式而在戏剧中引入叙述

者，从而实现戏剧叙事的史诗化

风格。而林兆华对叙述者的思考

一开始就是从表演进入的，他在

意的是这种特殊的表演状态在戏

为世界现代戏剧舞台带来最大革

新。虽然，叙述者的出场是戏剧

最早就使用的叙事手段之一，但

是以布莱希特的理论为标志，现

代戏剧有意运用叙述者的意图显

然已远不同于早期戏剧。它不再

只表达一种观点、诉说一种声音，

不再有绝对的是非判断，而是要

呈现众说纷纭，由观众自行解读。

所以，现代戏剧舞台上的叙述者

所承载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传统功

能的范畴，尤其作为导演有意为

之的话语手段，叙述者的出场明

显有助于戏剧叙事意图的实现。

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叙述

者的出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探索

戏剧时期成为一股热潮，很多戏

剧家都在作品中加入了叙述者元

素，成为此时中国话剧舞台叙事

变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场广

泛的变革中，林兆华就是其中的

一员，他在探索戏剧时期的几部

作品中所运用的最突出的革新手

法之一就是让演员以叙述者的身

份面向观众展开叙述。当然，这

种手法并非是林兆华的个人创造，

它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

的叙述风格剧本文本的逼迫。随

后，这种叙述者明显出现的方法

成为林兆华经常使用的舞台手段，

对其存在形态的思考也逐渐深化。

最终，林兆华将叙述者定位为表

演革新的切入点而非戏剧叙事变

革的手段，逐步将演员及其表演

方法整体性地调整为叙述者叙演

的状态，也就是将演员叙述者化，

将表演叙述化。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叙述

者的真正价值，除了讲述功能，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实现叙述交流。

叙述行为意味着接受者的存在，

作为叙述主体，叙述者讲述事件，

受述者接受叙述，叙述过程才真

正完成。所以，一旦戏剧舞台上

出现了叙述者，就意味着舞台不

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与观众开

始了交流。演员叙述者化的表演

要达到的最终效果就是让观众既

看到角色，又看到演员如何表演

角色，从无意识地接受表演到自

觉地阅读表演的过程。而作为叙

事交流的终端，当观众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受述者，对舞台叙事的

接受或拒绝都将在意识范围内展

开，而非再现型的写实戏剧的全

盘接受，剧场也就成为了一个开

放的交流场所，观众的地位和观

演关系也必然相应地发生改变。

“结构的”亦或“表演的”选择

演员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

舞台上，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

演员表演状态的改变和戏剧叙事

结构的改变。其一，演员不能完

全沉浸在角色当中，需要不时地

跳出角色充当面向观众的叙述者，

因此就需要一种全新的表演方法；

其二，叙述者的出现又带来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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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引起观众的注意，留下自

己的印记。《风月无边》中有位乐

队的乐师，同时还扮演了一个剧

中角色——李家班的乐师“铁笛

子”，当他作为故事人物出场表演

时，他是铁笛子；而当表演告一

段落，他会当场走回到场外乐队

乐师的位置上为演出伴奏，这时

他的身份是乐师。这种身份的变

化、戏内戏外的跳进跳出并非完

全随意，而是靠两种身份同质性，

即戏内的角色和戏外的工作人员

都是演奏笛子的乐师来产生关联。

因此，“乐师——演员——角色”

三重关系及其转换形成了一种极

具意味的形式。

林兆华的表演革新是以追求

表演的最大自由和无限可能为最

终目的的。戏剧舞台叙事的自由

来自于时空的自由流动。如何让

舞台时空自由流动起来，林兆华

认为关键取决于演员的表演。而

演员最好的表演状态不是变成角

色，而是作为一个边叙边演的叙

述者，这样才能合理地游走于变

换流动的舞台物理时空和人物心

理时空。因此也只有在叙述者的

统领下，舞台才能突破时空的局

限，使戏剧叙事拥有文学叙事一

样的自由。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在读博士）

注释：

① 吴文科《曲艺综论》，北京时代

华文书局，2015年3月版，第6-7页。

色。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林兆

华总是打破演员与其所扮演的角

色之间严格的对应关系，这样做

有助于演员从角色中脱离出来，

寻找叙述者的感觉。

演员与角色关系的松动，最

著名的实验就是排演《哈姆雷特》

（1990）时让演员在两个冲突对立

最强烈的角色之间随时转换，在

帮助演员或者说逼迫演员完成叙

述化表演的同时，这一极富象征

意味的形式及其所包含的深刻意

蕴使舞台叙事最终实现了形式与

内容的完美统一。角色互换在《哈

姆雷特》中取得成功后成为林兆

华经常使用的方式，之后他在《罗

慕路斯大帝》（1992）、《三姐妹·等

待戈多》（1998）、《理查三世》

（2001）等剧中都曾使用过，但就

互换角色之间的关联程度和隐喻

意义上来看，显然都没能超越《哈

姆雷特》。

除了角色互换，演员与角色

关系的松动还有着形形色色的表

现方式。《理查三世》中，除了理查，

其他演员的角色都是不固定的，

甚至可以两个演员同时扮演一个

角色，其中一个负责动作，一个

负责语词。《三姐妹·等待戈多》

中，有位演员用带有浓重地方口

音的普通话时而充当旁白叙述者，

时而充当剧中人物军医契布特丁、

安德列或娜塔莎。仅凭他极不标

准的台词，以一种异化的声音在

剧表演上的美学追求。在他看来，

叙述者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结构

功能和为制造间离效果而存在，叙

述者及其叙述完全可以作为表演

观念去支撑一种表演理论的建立，

这种表演理论因为和中国传统戏

曲的亲近关系，可以成为一种具

有民族化风格的话剧表演方式。

因此，叙述者这一概念在布

莱希特这一派的戏剧家看来是开

启戏剧叙事结构革新的关键词，

而在林兆华这里，则是话剧表演

革新的切入点。林兆华认为，演

员始终以叙述者的身份和意识进

行表演，不明确区分何时是叙述

者、何时是人物，边叙边演，才

真正撬动了话剧表演机制的改变。

因为这时，叙述主体是演员视角，

演员要站在高于人物、故事的层

面之上看待自己的表演，并保留

清醒的舞台叙事意识，不完全陷

入人物和故事中，时刻与观众保

持交流。

演员与角色对应关系的松动

演员叙述者化导致的一个直

接结果就是演员与角色对应关系

的松动。传统的写实再现表演中，

演员与角色之间有着牢固的对应

关系，自始至终，不会改变。在

林兆华的表演革新中，演员以叙

述者的身份进行表演，要时刻处

于一种变化流动的表演状态，他

一会儿是叙述者，一会儿又是角


